
記：為什麼您會選擇香港著名企業家的家族
史、香港商業文化等進行研究，是什麼原因促使您
對這一類的研究特別感興趣？

鄭：我入大學是一九九○年，選擇了比較熱門
的工商管理。但是在讀了工商管理之後才發現並不
是很適合我，之後我選擇了社會學。我自己是潮州
人，於是就想到研究潮州企業家。研究潮州人之
後，發現原來潮州人最特別最核心的力量不是在潮
州，而是在香港。我後來發現香港並不是我們以為
的很 「西化」或者很 「洋人」，好大的部分其實是
非常 「中國人」，並且是非常傳統的 「中國人」。
人牽扯的背後就是家族、家庭，從這個方向入手，
選了幾個著名大家族來做研究。

血脈關係 精神核心
記：您認為香港的企業家精神核心在哪兒？結

合文化背景及現在的社會環境形成的香港企業家精
神是什麼？

鄭：我們讀社會學一講到資本主義精神多數都
會想到韋伯（Max Weber），因為他講西方資本
主義精神的核心是宗教，我們雖然沒有西方的宗
教，但相對的特質是在家族裡面，不少人努力做事
的心是為了光宗耀祖，甚至簡單的就是養妻活兒，
核心點都是家庭。我們強調子孫均分，其實一樣是
血脈的關係，我們強調內外有別，從這個方面理解
企業家精神就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了。

記：這個是否與封建制度有關係？
鄭：是的，因為我們的封建歷史太長，歷史上

面的沉澱非常濃厚。比如日本，如果家族要傳授下
去，找個能幹的就行，是不是血脈不重要。我們的
封建傳統是寧願留給自己的子孫血脈，落入外人之
手就不行。

中國過往的朝代都是一個大家族組合的封建時
代。我們經常被人批評強調家庭利益，其實這是文
化的特殊基因。這種文化基因有它的好處也有它的
弊端，只不過是不同的特質而已。所以在研究家族
企業與日本作比較時，我認為，中國的家族企業就
像一棵榕樹，它的發展是有關係的，並交織在一
起，而且是不同的層次層面發展的。日本就好像是
竹，它的發展通常是一個大枝幹，核心裡面是空
的，但它很堅硬，可以長得很高；而我們如果發展
好的話，可以生成一片榕樹林。國有國的特質，我
們只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去成長，要求我們變成
竹或是要求對方變成榕樹都是不合理的。

高瞻遠矚 分散風險
記：我在您的書中讀到，有些大家族的子孫，

是分散在不同的行業或是學不同的專業，都是為了
維持家族的興盛，比如因為戰亂的關係，許多第一
代都是白手起家，學識方面並不是很高深，但他們
一定會讓第二代去讀書。這是不是企業家高瞻遠
矚，有意將他們的後代分配在各個行業。這算不算
是一個特點呢？

鄭：這與我們的過往傳承有關係，我研究了很
多大家族，發現他們在這方面的安排很重視分散風
險，分散風險的同時可以使子女分工而減少競爭。
家族的人才多元化，在資源方面就變得不需要樣樣
都依靠外人，即使需要依靠外人，都有個專業的人
做指導。

記： 「富不過三代」 幾乎成為好多家族的魔
咒，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後代生活太過安
逸，已經遠離第一代創業者的環境，缺乏創業者精
神，第二代可能還有守業者精神，但到第三代就變
成散業者了。怎樣去克服這樣的現象呢？

鄭：我記得初做家族史的研究時，我先看了社
會學的理論，社會學認為代代相傳的繼承行為是不
公平的，反而 「富不過三代」對社會是好的，這會

促進社會的流動性。撇除這個部分不談，我們也想
去了解為什麼 「富不過三代」？其中一個核心點，
原本興盛的行業不再興盛，但有的人不懂得變通，
仍然守着祖業。另外，最近我發現出生率多寡非常
影響企業家精神，這表示如果一個家庭中有很多子
女的話，這個家族的企業家精神是較強的，假如只
有一兩個子女尤其是只有一個的，企業家精神就徹
底沒有了。

在中國的文化裡面，分是一個重要的動力，像
「三國」中講到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這個是我們的文化基因。因為我們有分的概念，就
更有動力將其捆在一起。講到分，就會導致競爭，
形成一個正面的競爭力量引導前進。當然，有些家
族內部的競爭是為了爭家產，但這只是一小部分。
講到中國的發展，在改革開放後，為什麼可以走得
這麼快，其中一個核心力量就是大家都有競爭，都
想顯露各自的實力，這種力量就迸發出來了。這種
力量單看不覺得強烈，但當與其他地方的文化相比
較時，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記：剛才提到企業家精神需具備的幾個要素，
包括要洞燭先機，可以快速發現一些新興行業，及
時轉行；其次還要具備哪些特質呢，或者說香港企
業家精神的核心是什麼，可以列出幾個要素嗎？

鄭：洞燭先機是不容易的，因為他一定很優
勝，才可以做到這一步。簡單總結為，第一步要獨
立自主；第二步要有一個強烈的心態──證明自己
比別人強；接下來就是要考慮用什麼方法去突出，
具備了上面的兩個條件之後，然後洞燭先機。另外
一個要素就是家庭，家庭背後的資源網絡很重要，
一個人要成功，是否有人可以幫你。家族裡面的人
才、網絡，甚至失敗之後退回家庭是否穩固，都是
要考慮的。

人才資金 造就香港
記：香港的大家族非常重視血脈，通常都是在

同一血統之內尋找繼承人，但在西方文化中未必是
選擇家族中的人繼承，多數是能者居之。香港華人
企業的這種傳統與西方文化如何融合，現在香港企
業處在什麼階段呢？

鄭：我相信現在正處在一個比較好的階段，現
在也多了一些專業非家族人士加入。如果從文化的
基因去理解的話，中國的企業家精神本身具有很強
的家族主義，這個與西方模式是有分別的。西方的
企業管理講究擁有和管理分開，但並非無瑕疵，一
個企業如果全盤交給專業 CEO 去管理，是會有很
多問題出現的，而且風險很高。中國的企業強調內
外有別，家族的利益與企業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
家族對企業擁有控制權，但可以交給外人去打理。

隨着中國家族企業的發展，後代不會太多，尤其是
上市企業涉及非常多的專業性，而專業性一定需要
吸收專才，這樣的情況下很有空間去用外人。這個
就是中國式家族企業的特質了。

另外一個層面是中國的移民潮，中國國力衰退
之後就出現了大量移民，經過香港去海外，而返回
國內又經香港。這樣就使得香港的有利位置不停建
立，社會資本在香港積累，包括華人網絡，因為華
人出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而且是勢力最龐大
的。中國歷史的變化使得香港的有利位置不斷凸顯
出來。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大量的資本家和資
金湧來香港，使香港可以開展工業化，工業化的產
品之所以可以銷售到海外，主要原因是已經建立的
這個網絡。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什麼可以成功，其中
一個重點就是我們有大量的海外僑民，他們帶回了
大量資金、技術以及資訊等，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
是沒有的，而他們回國的途徑都是通過香港。所以
在改革開放期間，香港所發揮的力量就在這裡了，
可以說是歷史造就了香港。

記：中國有大量的海外華僑，同時中國又有香

港，香港既是進出口的門戶，又是人才、信息、貨
物的集散地。近期俄羅斯領導人要來訪港，就是想
看看香港究竟為什麼這麼厲害，是因為俄羅斯沒有
香港嗎？

鄭：我們做過初步的研究，他們除了沒有像香
港這樣的地方，更沒有華僑這樣的資源。我們最新
研究，新一代的僑民，例如潮州人他們差不多已經
是三、四代在海外了，現在這些年輕人又開始活躍
於返回中國尋根。

記：對於香港的資金結構，最早是英資為主，
慢慢地華資開始壯大，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後，
中資不斷地注入香港，這種資本結構的演變顯示出
香港有哪些特點呢？

鄭：這種資金結構的轉變對香港的金融市場有
非常正面的影響，因為資本規模太小就很難形成國
際金融中心，多些內地的資金是件好事，尤其是隨
着內地優質企業的增多，可以吸引更多海外策略投
資者或是基金。當然，如果要做一個國際金融中
心，與紐約、倫敦看齊的話，資金機構一定要多元
化，所以吸引俄羅斯或是其他國家的企業來港上市
很重要，還有吸引一些穆斯林國家的資金投入等。
最近我正在研究，仿照歐盟歐元區的概念，香港如
果要走向更加多元的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必須與
上海、台灣的金融市場有機結合，這樣更加有利大
中華區經濟的發展。香港的金融市場現已被公認為
世界第三大，其實香港的發展空間比前兩位更大，
關鍵是怎樣避開政治上面的禁區。講到國際貨幣方
面，目前在大中華區域內有人民幣、港幣、澳門
元、台幣，如果可以統一貨幣，建立大中華貨幣或
是建立一個貨幣離岸中心是非常好的，成為世界第
三大貨幣，對於推動大中華地區的經濟發展將非常
有利。結合歷史上的經驗，金融中心的發展對一個
國家國力增進十分重要。

統一貨幣 走向國際
記：你認為人民幣推行國際化方面，香港所起

的作用是什麼？
鄭：現在只有港幣可以自由兌換，人民幣不可

以。金融風暴之後，我們發現貨幣自由兌換是有風
險的，尤其是現在全球一體化資訊高度發達，通過
一個適當的途徑使得人民幣與港幣直接掛鈎，就可
以進可攻、退可守。如果不走向可兌換性，貨幣就
無法變強。官方需要考慮在機制方面哪些應該放鬆
並取得國際上的信譽及信心，然後使人民幣走向逐

步可兌換。全部兌換我相信還有好長的一段時間。
如果可以成立一個大中華貨幣，將大中華區的

四種貨幣掛鈎一個固定匯率，它就會有很多優勢，
包括大中華區本身內部的貿易有個統一的計價，也
方便電子貨幣的使用等。這樣對兩岸四地的貿易及
民生都有好處，這個只是我個人的看法。原先有人
提出 「亞元」的概念，其實是行不通的，因為亞洲
與歐洲分別很大，亞洲的複雜性及歷史相差太大，
地區差異也很大，人口又多。推出大中華貨幣，它
將是世界第三大的貨幣，本身內部的貿易活動就很
多，目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已使用人民幣，本
身基礎有了，貿易額也大，如果推出應該是可以成
功的。

記：您怎樣看待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
鄭：看香港歷史可以發現，過往不干預是有基

礎的，一方面，當時大家都是在一個相對公平的起
跑線上跑，現在已經不同了；另一方面，過往都是
屬於移民社會，上世紀六十年代移民的人口超過香
港本地出生的人口，六十年代後香港本地出生的人
口才開始做主流。在兩方面都發生變化時，政府就
不可以繼續維持一個不干預的政策，尤其是在經歷
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後，隨着資本的不斷累積，這
時就需要一種制度去防止大吃小趨勢的持續。在移
民社會裡，某些不公平性是可以接受的；但在七十
年代，香港有了永久居民的政策後，大家都會視香
港為長期生活的地方，因此就很難接受社會存在不
公平。所以這方面政府必須去調整，如果不調整就
一定會有些爆發點。

記：可以談談您的家庭嗎？
鄭：這方面我最引以為傲，我和太太有三個女

兒。大女兒十二歲，最小的三歲，當我做事做到累
時，女兒們就會走上來幫我捏捏肩，那一刻就是我
最開心的時候啦。我太太是教師，小朋友健康之餘
也算聰明伶俐，我覺得這是上天對我的眷顧。我的
興趣主要是看書，平時喜歡跑步，早晚沖涼兩次，
我覺得這是很健康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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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讀完鄭宏泰編撰的兩本書，就有機會與他面對面談論香港企業文化和
企業家精神的話題。鄭宏泰形容：中國家族企業有如榕樹，根深、蒂固、幹
壯、葉茂、蔭濃。香港傳承中國企業文化的特點，又吸取了西方對企業管理
的模式，形成了香港企業文化的特性。他在接受訪問時談了一個觀點，認為
可以研究在大中華區域內建立大中華貨幣，將人民幣、港幣、澳門元、台幣
以一個固定匯率掛鈎，這對推動大中華地區經濟發展將非常有利。以下是記
者與鄭宏泰對話的內容。 撰文：林浩雨 立恒

鄭 宏 泰 簡 歷

鄭宏泰博士，一九六九年出生，
現任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助
理教授（研究），主要從事華人家族
企業研究與港澳社會政策研究。

鄭宏泰主要著作有：《香港華人
家族企業個案研究》、《香港米業
史》、《香港股史》、《香港大老：
周壽臣》、《香港大老：何東》、
《婦女遺囑藏着的秘密》、《利希
慎》等，均與黃紹倫教授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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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宏泰部分著作

▲鄭宏泰對家族企
業和商業文化有深
入研究 本報攝

▲鄭宏泰介紹香港家族的歷史

▲鄭宏泰在杭州一個教育論壇上演講

▲鄭宏泰與
妻子和三名
女兒

▲鄭宏泰（右）與黃紹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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